
你体会过一无所有的感觉吗？

显然，凯的出生方式就已经喻示了一点：家的概念对于他而言
从来不是顺理成章的。

凯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英国人，他出生在一艘往返英国和
德国的渡轮上，当时船正驶向德国。他出生后，德英两国官方都没
法确定他应该拿哪国护照。最后，因为父母定居德国，他才拿到了
德国护照。

考取木工大师证书后， 他于 1989 年结婚并开了一家属于自
己的公司，又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

人生本该就这样顺当地走下去， 但 10 年后的一场人为纵火
让他一夜之间失去了一切。“你体会过一无所有的感觉吗？”他说，
“这就是。”

心灰意冷之下，他不想再从头开始又一次创业，于是在离婚后
去了一家慕尼黑的国际商铺装修公司任职。 公司负责为顶级奢侈
品牌对接全球门店的装修项目，业务覆盖整个西欧、东欧、南北美
洲、非洲和中东等地区。

他走遍了世界各地，只在中国体会到了一种人情的味道。他的
记忆又回到了初到上海的那个夜晚，眼泪又涌上了眼眶。

“德国人总体来说很友善，好打交道，但这种细致入微、把客
人放在心上的贴心服务，是我从未感受过的。工作人员只通过我的
护照获取了基础信息，就能给出这样暖心的关怀，全程没有刻意攀
谈，却让你觉得被惦记。”他说，换成在德国，酒店员工看完护照后
不可能多做表示。“我能感觉出，这位中国工作人员的贴心不是统
一培训出来的，而是发自本心的。来上海之前，我走遍了世界各大
洲，几乎踏遍所有国家，到处承接门店项目，常年住酒店。但这种周
到的服务， 我只在中国遇到过。 也正是这份温暖， 让我爱上了中
国。”

16 年里从没后悔过搬来上海的决定

因此那年 10 月，当原公司总裁过世，而另一家商铺装修公司
给他发出了赴上海工作的邀约时，他几乎立刻就答应了。谈妥工作
细节后，他立刻启程。

“早上 9 点， 我从海德堡出发前往法兰克福；10 点抵达中国
大使馆， 加急办理签证；11 点半拿到加急签证，12 点赶到法兰克
福机场；下午 1点 20分，就坐上东航航班飞往上海。”

他把家里所有自己手打的家具放进集装箱，运来上海，和祖国
彻底告别。他告诉自己，这里是人生重新开始的地方。如果再凭借
一点幸运的眷顾，这里甚至可能成为一个新的家。

但这个德国人当年虽离开得如此决绝，其实并非没有忐忑。
“2010 年那会儿，上海确实有大众这类德资企业，但对外开

放的程度远不如现在。当时德国人对中国了解极少，西方媒体很难
获得真实的中国报道。 一个人从另一个人那里听到了一些关于中
国的传闻，又告诉下一个人，这些传闻里充斥着各种关于中国的刻
板印象。”

他说， 只有真正踏上这片土地， 才能亲自去打破那些传闻。
“最让我意外的是中国人对于德国人展示出的接纳与欢迎， 因为
二战，我们直到 2000 年前后都不敢贸然在国外亮明身份，不然就
容易遭遇别人的戒备和提防。而中国人对于我们的态度，不是盲目
的追捧，却是源于一种天然的开放和包容的心态，渴望去了解这个
世界。”

此后的 16年里，凯从没后悔过搬来上海的决定。
他成立了新的家庭，有了新的可以为之奋斗的事业。2019 年，

他和合伙人 Lucy 成立了现在的公司。 他们承接全球各大品牌的
大型门店、航空公司贵宾休息室、汽车品牌展厅项目，同时也给德
国大型工厂做全流程的项目管理。

“我们做过规模最大的工厂项目， 是平湖一处 35000平方米
的厂区，我们全程负责现场管理、品控，还有部分项目统筹。所有厂
区配套家具都由我们供货，自主完成工程设计、家具生产与交付，
这是我们日常主营的业务。”凯自豪地向我们介绍，“除此之外，我
和 Lucy都在高校兼职任教，主讲室内设计专业。有空的时候我还
会写书，我已经出了五本书。”

中国人完全有理由自信

16 年来，凯观察到上海人———或者从更大范围来说，那些以
上海为家的人在观念上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们在继承了
老一辈勤勉的同时，也拥有了一种崭新的自信。

来上海后不久，他有一次跟着中方的施工主管去工地，路上看
到一辆奥迪 A8。那个中国工人说：“凯，你看到这辆车了吗？它会
是我的下一辆车。”我问：“嘿，你知道它要多少钱吗？”他回答：
“我不在乎，我会为了它而奋斗。”

在凯看来， 这句话里藏着年轻的中国工人准备付出一切的决
心，这种决心里可能包括了无数次的加班加点，以及省吃俭用。

这在他的老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只要我向德国团队提出
加班，员工会说‘没门，你要我们加班我们就辞职。’”他说，

“而中国人的想法就是：‘我愿意先付出，再得到。’可悲的就
是，在欧洲人们觉得自己没有必要付出，而一味只求获得，政府有
义务给予他们想要的。这种想法既不公平，也脱离现实，只会给国
家带来永远的麻烦。”

凯有时候会想起那个工人，想起他言语间流露出的自信。
“这些年来，我看到的中国人自信度越来越高。他们已经意识

到中国人的价值，以及自己应该为生为中国人这一点深感自豪。这
有点像二战后的德国人曾通过‘德国制造’重拾自信，如今‘中国
制造’也让中国人获得了自信。看看大街上跑的汽车，20 年前都
是德国车， 如今则是中国制造的新能源车。 你们完全有理由自
信。”

中国不再“需要”外国人
中国仍然欢迎外国人

当凯在 2010 年搬来安亭时，这里曾聚集了大量德国人，大多
是供职大众等大型车企的管理层。 为了让以德国人为主的外国人
群过得自在舒心，这里的很多房屋都按德国样式建造。因此，安亭
又被称为“德国小镇”。

如今，凯觉得自己可能是在安亭常住的唯一一个德国人了。在
他看来这很正常，因为中国已经不再像原先那么“需要”外国人。

“你们的本土人才已经具备了非常强的专业能力， 为什么还
需要外派来的外国人呢？性价比也太低了。”

他以自己在上海曾效力过的那家德企为例，“公司有八九名
德国管理层，外籍高管占全体员工数量近一成，且薪资十分优厚。
但其实不是所有人都具备和他匹配岗位的专业经验， 企业的长期
目标十分明确：未来早晚会压缩人力成本，而最先削减的就是高薪
外籍岗位。”

凯曾经对他的外籍同事们说，外派员工来华的核心任务，就是
培养本土团队，直到不再需要外籍管理人员。

“说白了，我们来中国就是为了炒自己鱿鱼。问题不在于企
业的规划，而在于很多德国高管看不清这个现实。他们自带优越
感，觉得本土员工是需要被教化的学生，自己则是高薪资深管理
者，这种心态很容易让中方团队心里生出芥蒂。中方员工能力和
他们不相上下，但德国高管的薪资要高出四五倍，还包含差旅补
贴、住房津贴、私人医保、养老金等各类福利，很难建立平等协作
的基础。”

他强调，并非所有外国人都该离开中国，但是中国发展速度日
新月异，市场已经不再需要那些傲慢的外籍“讲师”。

“真正受欢迎的外来从业者，是愿意融入本地社区、踏实生活
工作的人。 如果外籍管理者无法理解这一点， 那是他们自身的问
题，和中国无关。”

但让他感叹的是，中国现在虽然已不那么需要外国人，但中国
人依然张开怀抱欢迎每个来到这片土地上的老外。 无论他们是来
旅游，还是工作。

凯今年 63 岁了，超过中国规定的男性退休年龄 3 岁，少于德
国的 4 岁。他的梦想———他希望这不会成为员工们的噩梦，就是
有一天死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只要我还能为公司创造价值，就没
有停下的理由。”

正是在寻常的工作和生活中， 凯一点点重又积累起在德国曾
因一场大火而毁灭的安全感。

这种安全感早已超过了凌晨三点走在路上感到安心的程度，
它是在内心对于一切不会出错，即使出错也能补救的确信。

而这份确信， 由这个社会的安定和它所孕育的无限生机来托
底。

晨报记者 沈坤彧 丁梦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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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曾被人纵火夷为平地，经历破产与离异后

这个德国人终于在上海重启人生
在那些已知和未知的际遇里，2010 年的上海世博会改变了很

多人此后的人生。
德国人凯蒂德（Kay Thiede，以下简称“凯”）那年夏天来到上

海出差，临近半夜才下飞机，精疲力尽地到了酒店。前台从护照信
息上留意到，第二天就是他的生日，于是请他稍等片刻。

零点刚过，工作人员为他送上了蛋糕和香槟，这个身高一米九
的德国壮汉当场就哭了。16 年后，当他回忆起当时的一幕，泪水再
次濡湿了眼眶。

近日，凯在一条短视频里讲述了当年的经历，视频很快走红网
络，已经在全网累积了数百万播放量。在评论里，来自天南地北的
观众分享了自己在上海和其他中国城市遇到的温暖瞬间。

我们如约来到凯的公司———他如今的身份是纽玛蒂斯(上海)
展示服务有限公司 CEO。

在德国，他曾经白手起家创立公司，但在某个夜晚被一个酒鬼
恶意纵火，夷为平地。警方却怀疑他自己一手制造火灾骗保，他的
账户因此被冻结。妻子执意离婚，并将他赶出家门。最走投无路的
时候，他不得不睡在桥洞里。

这是一个曾经在自己的祖国经历过一无所有的人， 在德国没
有感受过的温暖，却在一个陌生国度中不期然而至。

因为有过这样一次感动， 所以当命运在世博会后不久给了他
在上海工作的机会时，他几乎一刻都没有犹豫。

16 年后的今天， 凯告诉我们：“工作曾让我走遍这个世界，因
此家的感觉从来都很模糊，但我现在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上海就是
我的家。”

凯的办公室展示的木器和他的木工大师证书

凯向我们展示自己的收藏


